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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亚城法轮功学员集会   法轮功创始人莅临

(图：11月28日感恩节家庭团圆之际，法轮功学员在美国亚特兰大游行，吁释放中国被非法关押的修炼法轮功的亲属，停止迫害。)
    11月29日美国感恩节假日期间，来自美国各地的千余名法轮功学员代表汇聚亚特兰大，参加2003年美东南地区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李洪志先生亲临演讲。

    此次法会中，许多乔治亚州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市长及国会议员发来了贺信，祝法会圆满成功并希望在中国遭到迫害的法轮大法修炼者早日获得自由；哥伦布市市长宣布11月为该市“法轮大法月”。 一向倡导非暴力运动的美国著名人权活动家马丁路德金的遗孀在写来的贺信中说：「我向法轮功坚定的非暴力行动致敬。」她表示赞赏法轮功会给人类带来的和平健康和安宁，并呼吁中国停止镇压法轮功，并立即释放所有良心犯。

澳参议院通过“营救澳洲人亲属决议案” 

    堪培拉消息，澳大利亚参议院2003年12月1日通过了“营救澳洲人亲属决议案”，在表达关注澳洲公民家属在中国因修炼法轮功而遭迫害问题的同时，强调澳中人权对话要高度关注此问题。当天，澳州法轮功学员向国会递交了约二万一千七百份澳洲民众支持该决议案的签名，并答谢澳洲政府及民众为此所做出的努力。 

    澳洲民主党外交部发言人、上议院参议员黛斯帕佳女士表示，“法轮功学员被监禁、被折磨和被谋杀是令人恐怖的事实。很多澳洲公民在中国的亲属都在被迫害当中，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澳洲议会为他们说话，并关注他们的处境。今天通过的这项动议案，不仅向中国政府，而且向所有澳洲的法轮功学员发出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法轮功学员为人权所做出的抗争得到了澳洲的认可和支持。” 

经历两年劳教冤狱　李迎终抵澳洲国土

透露上海青松劳教所前后非法关押上千名法轮功学员
    11月29日上午，经历了两年劳教冤狱的法轮功学员李迎女士与澳洲未婚夫李麒忠双双抵达悉尼国际机场。李迎是澳洲“营救被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亲属”活动中计划营救的人员之一，她于10月15日被释放。李迎向媒体披露了她在劳教所经历的非人折磨，同时感谢澳洲政府和为营救她而一直努力的法轮功学员们。

    李迎向媒体讲述了她在中国的经历。2001年1月李迎被抓进洗脑班，有关人员问她：法轮大法好不好？你还炼不炼？她回答两个字：“好”和“炼”，结果被非法关押四个月。为了抗议非法剥夺人身自由，她曾绝食一个月，遭强行灌食，生命垂危。有关人员甚至赤裸裸告诉她：“我们就是非法关押你，就是软禁你，我们是政府部门，你能怎么样？”她反问道：“政府就可以违法吗？”对方哑口无言。她后来被单位保释，同年10月16日，她出差杭州时再次无辜被抓，送往上海青松女子劳教所，在找不出任何法律条文支持非法劳教两年时，模糊地写上“其他”二字。 

    李迎说：“在劳教所我抵制迫害，他们把我吊了三天，有时反扣在铁门上。那时天很冷，不让我加衣服也不让别人帮我加衣服。他们还把我单独关小号半年以上，生怕我的坚定影响转化其他法轮功学员。劳教所里一般每天5点起床，7点开始干活，经常做到晚上11、12点。手上经常起泡。有些法轮功学员被长期罚坐在小板凳上，屁股都坐烂了。有的被罚站，几个月下来，脚肿得连路都不会走。有的被高压电棍电击皮肤几乎找不到好的地方。劳教所变着花样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肉体折磨和精神迫害。” 

    当记者问到所在的劳教所关了多少法轮功学员，李迎说：“前前后后有上千名法轮功学员，目前关了八十九人。各种年龄、各种文化背景都有。” 

    记者问及李迎的家人在整个事件中所承受的压力和伤害时，她说：“我父母承受很多很多，我姐姐、我和弟弟三个人被分别关在不同的劳教所里，母亲要赶不同的地方来看我们。母亲平时从天津寄给我的信也基本上被扣压了。”

    李迎的弟弟李良和姐姐李红至今还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并因为不愿放弃法轮功，而遭受非人折磨。李迎呼吁善良人士继续努力，早日结束这场发生在中国的浩劫，帮助象她弟弟和姐姐一样至今还在狱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获得自由，使无数象她一家因迫害而承受痛苦别离的家庭早日团圆。
法轮功学员将某市警察告上当地法庭

    大陆某市法轮功学员把该市公安分局两名警察告上了法庭，2003年10月6日上午9时30分，该区法院开庭审理。坐在原告席上的是一位法轮功女学员，坐在被告席上的是该市公安分局的两名男警。 

    原告诉讼的理由是：区公安分局警察没有搜查证，对原告住宅进行非法搜查；原告被判两年劳教是非法和违宪的，国家法律找不出一条说修炼法轮功犯法，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原告要求撤销两年劳教的非法决定。

海外法轮功学员已经在美国、西班牙、德国、台湾等多个国家把江泽民等告上法庭。历史将证明，正信压不垮，江泽民一伙残酷迫害法轮功终将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
农民的话：“天安门自焚” 一看就知在造假
一次，我向一位村民讲“天安门自焚栽赃案”真象，刚开口，他就说：“不用你们炼功人说，当时新闻联播一放，我就看出是假的了。瞬间就发生的自焚，从始到末都被完整的录下来，并且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录像。一看就知在造假，我不信。法轮功教人学好，我以后一定炼。”

一个村民对我说：“江泽民对法轮功残酷打压，对那些大贪污犯却放纵不管。这个国家被江泽民祸害完了。”

修炼人的故事：越来越年轻的总务负责人

文/圆缘(中国) 

    我自幼体弱多病，四十多年来一直如此，在修炼大法前，我神经衰弱，失眠、多梦、总爱发火，心脏供血不足，严重时呼吸困难甚至说话发不出声音来，风湿病，胃痛，从小就头痛。九六年修炼法轮功后，我身体净化了，平生第一次尝到了没病的滋味。不但病好了，工作精力旺盛，面色红润。现在我修炼法轮功七年了，有人说我比七年前还年轻。法轮大法给了我从没有过的健康！ 

    法轮大法也净化了我的心灵。我是某公司总务负责人，这被人认为是肥得流油的工作，有实权。但我谨遵师言，以“真善忍”为标准，秉公办事。当客户、同事数次到我家来送礼送钱时，我都真诚善意地谢绝，还把修炼前收的礼退还或交给总经理。估计拒收钱财以万元为单位。一次总经理指派我做一职员家属工作，让其说假话保全公司利益。我诚恳地说：我修炼法轮大法，不符合“真善忍”的事我不能做。当时总经理连忙道歉，事后对我更加信任。同事们说：愿意与你们修大法的人共事，不用提防，可以有什么说什么，心里不累。

德国诉江案原告之一：这场迫害耗费了巨大的国家资源

【编者按】2003年11月21日，德国等6个国家的40位法轮功学员，向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提交了对江泽民等中国官员的刑事诉讼状，控告其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虐杀罪及严重人身伤害罪。以下摘选自大纪元时报对原告之一，现就读于爱尔兰三圣学院的研究生赵明的采访。

记者：请问你作为原告之一支持诉江案的目的？

赵明：我曾经在北京团河劳教所被关押了整整22个月，经历了最邪恶的酷刑、洗脑和精神迫害。我有4个朋友被折磨死了。而我算是最幸运的，由于国际社会各界的努力使我能够被成功地营救出来。所以我必须尽一切努力来告诉人们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有多么残酷、多么邪恶。参与诉江案也是为了揭露迫害，结束这场迫害。 

记者：有人认为法轮功是中国的内部问题，海外诉讼会影响中国的声誉。你如何看？ 

赵明：法轮功问题早已不仅是中国问题，而成为一个国际问题了。江一伙不仅在中国迫害法轮功，在外也在利用使领馆发放诬蔑法轮功的材料，影响、控制华文媒体。同时也在利用贸易利益影响各国政府乃至联合国，使之对迫害保持沉默。这种针对“真善忍”精神信仰的迫害对全人类也是一种伤害。如果人没有了正的信仰，人类最终将走向自相残杀的地步。这场迫害不是区域性的，也不是个别警察的问题，而是江氏集团在全国范围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他在伤害中华民族，在真正地祸国殃民。

记者：能不能请你解释得再详细一些？ 

赵明：这场迫害在中国耗费了巨大的国家资源。比如一次性地投资几十亿元购买监控设备在全国范围内监视法轮功学员；为每个劳教所注入巨额资金更新设备；充实整个警察系统设备，建立庞大的互联网监视系统。在海外，为了让各国保持沉默，在联合国收买一些小国的选票所提供的无偿援助，耗费的国家资源是以千亿计的。


中国的声誉早就被迫害人权的江氏集团给糟踏了，他从来也没有真正地维护过中国的声誉。所以结束这场迫害，才是真正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那种所谓的维护中国声誉的论点，不过是江集团维持迫害的一个伎俩而已。 

记者：你怎么看待“生存权优于人权，先吃饱穿暖之后，才有资格谈人权”的观点？ 

赵明：这是江氏集团欺骗国际舆论的又一典型谎言。吃饱从来都和人权没有矛盾。没有听说过，要吃饱就非得迫害法轮功不可。一次在一个国际会议上碰到中国的“非政府”人权组织，说中国现在经济发展，我们讲迫害，好象影响了经济发展。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谎言。在迫害前，中国有上亿的法轮功学员在修炼。为监视、迫害这上亿的人所花的钱，和没有这场迫害发生的情况下这上亿的人安分守己、兢兢业业地工作创造的财富所造成的差异是不可估量的。这场迫害能够使中国人民过得更好，使贫苦农民吃上饭吗？这完全是不合逻辑的。 
记者：那么你认为迫害法轮功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政权吗？

赵明：我看到的实质也不是。我炼法轮功快十年了，从94年开始的，那时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清华大学算是全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了，当时在炼功点上炼功的都是些硕士、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等等。很多人炼都是因为发现炼法轮功真的能够使人的身心得到根本的改善，祛病健身的效果奇迹般的好，并使人的道德升华。法轮功对宇宙真理的阐述使我们这些搞科学的人非常折服。我没有在这个群体中看到任何人在搞政治。而对法轮功的迫害却没有一点是有利于政府的，相反使这个政权彻底地丧失了民心，真正在毁这个政权，在毁中国的未来。关键问题是江氏集团在利用政治达到其极端的个人目的。
